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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一年里最累最充实快乐的日子
便是芒种了。老人们常说，芒种忙，麦上场，
娃娃们可以吃白面了。于是我们瞧着那翻滚
的金色麦浪，吸吸鼻子，面香便满心满肺。

四十多年前的芒种，晨曦微露，父母早早
起身，父亲磨镰刀，母亲做荷包蛋。等我们起
床后，父母已准备妥当。母亲指着饭桌上的荷
包蛋对我们姐弟说：“都好好吃一顿，今天咱们
全家去西边那块地收麦子，都要好好干，这可
是虎口夺食呀。赶晚上把麦秸堆好，咱们全年
都有白馍吃了。”我们一边吃着荷包蛋，一边点
头，表现出一种出征前的兴奋与豪迈。

一家人拉着车，车上放着镰刀等各种农
具，踩着尘土飞扬的田间小路来到地里。晨
光中，麦芒麦浪翻涌，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们扎紧袖口，戴好草帽，一人一行，左
手抓麦杆，右手挥镰刀，“咔嚓咔嚓”，一大把

麦子应声倒地，左脚顺势一挑，一捆麦子就躺
在滚烫的土地上。不过片刻功夫，身后已倒
下一大片麦子。我们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滚
落，衣衫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此时腰酸
背痛，可没人懈怠。我抬头望望毒辣辣的太
阳，在心里暗暗祈求它被乌云遮住。但转眼
一想，农时不等人，芒种时节最怕雷雨大风，
还是让我们平平安安收割完吧，便暗下决心：
再毒辣的太阳也无妨！

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全家才割完
了那几亩地。我们坐在地头的树荫下，吃了
点干粮，喝了些水，歇了会儿，便捆麦、装车、
拉麦，真是忙得脚不沾地。父亲拉上那满满
一车麦子向碾麦场走时，我和两位姐姐撅着
屁股在后面使劲推。此时，母亲和弟弟也没
闲着，仔细捡拾着地里的麦穗。

黄昏时，我们终于把麦子全部拉到麦场

里，码成圆圆的麦秸垛，盖上塑料布。等所有
的麦子收割完毕，再碾打。回到家，被麦芒划
伤的脸、手臂火辣辣的疼，但想到一年的口粮
得到保障，满心都是甜蜜。

如今的芒种，田野依旧金浪翻滚，却再也
不见当年老少齐上阵的忙碌。大型收割机开
进地里，缓缓驶过，收麦、脱粒、装袋，一气完
成。农户们只需站在田埂上就会颗粒归仓。
甚至粮食收购商直接从地里拉走粮。前一刻
还翻涌的麦浪，下一刻已变成实实在在的收
入，落在农户的口袋。

从前的芒种，“家家户户割麦忙，官家小
姐出绣房”；如今的芒种，“抽烟喝酒站地头，
粮食归仓不用愁”。站在芒种的节气里，我不
由感叹，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无论我们现在
的日子如何安稳顺遂，都不该忘记土地的馈
赠，也要感念那些辛苦耕耘的岁月。

那时的芒种
□李彩平

昨天晚上，许是喝了感冒药的缘故，整个
人迷迷糊糊的，早早便睡下了。

梦里一直忙着给老爹做饭。说老爹想喝
一碗皮蛋瘦肉粥。我的老天——吃惯了老家
大烩菜、馒头面条的人，老爹怎么可能冒出这
样的新名词?连我自己都没听过“皮蛋瘦肉
粥”这几个字。兴许在哪喝过，可这个名词，
确实陌生得很。

梦里我迷迷糊糊地找食材，却怎么也找
不到皮蛋，而且还得是那种大大的、无铅的皮
蛋。瘦肉是切成丁儿，还是先在锅里炒一炒
再加水?是先炒肉，还是先熬米?用小米还是
大米?粥是稀的还是稠的?我一概不知。整个
人急得团团转，却又使不上劲。

突然惊醒。拿起手机一看，三点半，被尿
憋醒的。起身回来，刚躺下，看见我家那位翻
了个身，好像也醒了。我打了一个喷嚏，便迷
迷糊糊地跟他念叨 :“哎呀，昨晚上一晚上都
在梦里做皮蛋瘦肉粥，整整一晚上，也不知道
咋做，没做成，心里急得不行，累死了。”

他接了我的话:“这还不好做?把肉切成细
丝，在锅里来回炒，加水，煮开了再加小米，煮好
的皮蛋切成小丁扔进去，不就是皮蛋瘦肉粥了?”

我听了，觉得这怎么有点儿像我婆婆过
年时候做的“汆饭”呢?肯定不是这么做吧?琢
磨了几分钟，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接下来的梦，还是接着做我的皮蛋瘦肉
粥。我按他说的法子开始熬，瘦肉和皮蛋都

备好了，却找不见小米。翻箱倒柜啊，翻来翻
去，最后还是找了大米。大米就大米吧，如法
炮制，竟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皮蛋瘦肉粥。

梦里的粥啊，那香味弥漫在整个房间，又
香又浓，仿佛连感冒都轻了几分。我看着老
爹喝粥的样子，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突然，“咣当”一声，梦碎了。
我惊醒过来。眼前的皮蛋瘦肉粥不见

了，屋里静悄悄的，就剩我一个人。我家那位
已经不在身边。他习惯了每天晨跑，慢跑早
已刻进了他的骨头里。每天跑上七八公里，
再去祇园那边打一会儿乒乓球。回去以后，
他也习惯了我做好的早餐。

今天我感冒了。清鼻涕擤了一把又一
把。窗外淡淡的晨曦已经射进来，我忽然觉
得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昨夜整整一晚都在梦
里熬那碗皮蛋瘦肉粥，它一直在脑海里萦绕，
那个软糯，那个香甜，让我忍不住直流口水，
饥肠辘辘。特别想吃一碗。特别想自己做一
碗。可究竟怎么做呢?

查查小红书吧。那里一定有我想要的做
法。三下两下划开屏幕，搜到一个皮蛋瘦肉
粥的教程。

好吧，理论是一回事，实操又是另一回
事。能不能做成还两说呢。还是动手吧。

大米用清水淘洗干净，备用。砂锅加水
烧开，把大米倒进去，让它慢慢熬着。咕噜咕
噜……咕噜咕噜……这时候可不能闲着 :皮

蛋冷水下锅煮八分钟，捞出来晾凉切丁 ;瘦肉
切成细片，再改刀成细长丝，清水浸泡十分钟
去腥，再加盐、胡椒粉和水淀粉腌制十分钟 ;
再切些姜丝、小葱花备用。

等这一切妥当，锅里的米已经煮开了花，
白白糯糯，软软乎乎的。这时候可以加配料
了，先下姜丝和皮蛋，煮上五分钟，姜丝和皮蛋
的香味一下子就被激了出来;再倒入腌好的瘦
肉，再煮五分钟；最后撒上小葱花。这样煮出
来的皮蛋瘦肉粥，粥浓肉香，爽滑软糯。

哟呵，我也是妥妥的大厨了!
可不知怎么的，端着那碗粥，我心里却空

落落的。
梦里梦见了我从来没吃过的皮蛋瘦肉

粥，它让我憧憬，让我怀想，让我想自己努力
尝试一把。可当我醒来以后，那碗粥依然只
是一个梦。我的那个他，终究只是口头说说，
终究让我在醒来后吃不到一碗热乎乎的皮蛋
瘦肉粥。他不会去查，也不会为我去亲自做
一碗梦里想吃的粥。

所有的一切，还得靠我自己。我多么希望
醒来后，在感冒这么厉害的时候，他能有心为
我亲自下厨，做一碗皮蛋瘦肉粥啊。可我等不
到。我小心地去吃，也得逼着自己亲自去做。

靠天，靠地，靠人，都靠不住。还是靠自
己吧。

梦 里 的 皮 蛋 瘦 肉 粥 ，永 远 只 停 留 在 梦
里。而我，已经醒来了。

梦里的皮蛋瘦肉粥
□杨晓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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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把阳光折成纸船
轻轻放进清晨的露珠里
秋千荡起的瞬间
天空低下来亲吻你的脸

童年是一枚透明的书签
夹在岁月合拢之前的那一页
仰头看着气球飞向蓝天
眼睛里有整个银河在打转

童年不是一去不返
它只是躲在六月的第一页
等我翻开时，有蝴蝶和纸船
还有永远不沉的梦

童年

童年是一块不听话的橡皮泥
被捏成各种形状
童年是被没收的弹珠
以及，妈妈那句——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铅笔盒里的尺子可以
量一量蚂蚁搬家的路线
玻璃珠能折射出彩虹的七种加法

童年是一颗不被没收的糖
甜到下一节课的铃声响

童年是一枚透明的书签（外一首）

□陈泽闻

庙 会

□师红儒

熙然衢巷逐流晖，喧沸入时灯一围。
生事费求多在望，俗愁暂忘尚无违。
向阑庙市今何似，犹坠人潮心未归。
风过古城楼阁密，招扬岁岁梦翩飞。

跃 龙 门

□武映梅

龙门一跃立人前，莫道功成便息肩。
沧海尚余波万顷，云程犹有路三千。
且张鹏翼乘风起，更抱丹心向日燃。
山外青山焉可阻，登攀之乐浩无边。

朝玉阶·四月八庙会随吟

□解景阳

箫鼓笙歌四月欣。戏台邻古
刹 、彻 祥 云 。 长 衢 嘉 馔 物 华 纷 。
游人如海涌、笑声频。

每年俱是会中人。氤氲烟火
里 、忘 劳 辛 。 心 欢 何 用 费 分 文 。
又来寻昨梦、岁依新。

滴滴金·朔州老城四月八庙会

□康彩兰

老城掀起娱游热。灯如昼、
夜无歇。香尘歌管转箫笙，恰初
夏时节。

遥开双扇蓬莱阙。舞霓彩、
似穿越。人潮高过阁儿东，有繁
华成悦。

四 月 八 赶 庙 会

□吕剑锋

初夏薰风草木芳，人潮若织气随扬。
筐装野菜含清露，肩卸山珍映日光。
戏鼓喧天香火旺，祥烟绕殿福安长。
如斯乡谊醇如酒，笑把丰年满土觞。

逆 流 行 舟
□曹禄昌

已跃龙门溯逆流，孤船奋楫不回头。
千重浪卷犹能进，万点槌擂未肯休。
骨瘦何妨根更韧，心坚自有路堪求。
风涛借我三分力，笑送轻舟万里游。


